
距離他們同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逐漸習慣了大學生活帶來的忙碌與疲憊，不得心應手的科系與眾人的目光在時間的堆積下，

如今已不會對自己造成太大的困擾。上了大學還是照樣我行我素的小西將兩人的課表甚至畫

室綁定，使得離宮可以躲在天才畫家的光環背後稍稍喘息。對此，他感到相當安心。 
 
然而，一但鬆懈就會被惡夢纏上的身體終究是沒有要放過他的打算。驚醒、尖叫與啜泣，還有

進房安撫的室友。在不知道是第幾次，小西蒼樹被哭聲吵醒而過來哄睡之後，疲累的畫家下達

了以後做惡夢就直接叫醒他的指令。​
 
他並不想再增加小西的困擾了，離宮垂著頭愧疚的想著。並無精打采、帶著滿溢的罪惡感答應

了對方——但越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卻總是比想像中還更快的發生。在那個吹著涼風的深夜，

離宮抱著枕頭，躊躇的站在房門外泛著淚水。過了片刻，他才咬著下唇，抬起手小心翼翼地敲

了敲小西的房門。 
 
與離宮共處於同一個屋簷下並沒有太多差別，小西仍準時於日出時醒來，在課餘時間作畫。若

要說最大的改變，即是他不必再頂著夜色匆忙趕赴離宮的住所。他們就只隔著幾堵牆，省去了

搭車的時間，小西僅需幾秒就能輕拍離宮，安撫他潰堤的情緒。 
 
小西驀然睜眼，門板被輕敲的聲響將他從睡眠中喚醒。同住帶來的改變也包含某些特定的聲

音令他特別敏感——哭聲、啜泣、敲擊聲。小西眨了眨仍然酸澀的雙眼，沒認真思考那細小得

像是幻聽的敲門聲是否只是錯覺，他掀開被單翻下床。夜晚的空氣仍有些許涼意，翻動棉被的

動作讓冷風灌進睡衣的縫隙。他順手開了燈，沒花時間讓眼睛適應燈光，逕自朝著門口前進。 
 
拉開房門，離宮抱著枕頭站在門外。小西瞇著被光線刺痛的雙眼，下意識地伸手拉起離宮的手

腕確認有無傷口。 
 
「做惡夢了？」嗓音低沉，帶著未醒的嘶啞。小西沒有鬆手，拉著離宮佈滿了舊傷疤的手腕。至

少許久沒有新的傷口了。小西昏沉間想著。 
 
「……嗯。」 
 
離宮垂頭頷首，既是肯定也是否定，就當作是默認了——他確實是做了惡夢，但在事態變糟之

前就先掙扎著醒來——雖說如此，那還是或多或少的影響了他的心理狀態。沒來由的低落情

緒令他不由自主的發出嗚咽，緊緊的抱住沒有溫度的被子困在黑暗的房間裡，曾習慣不已的

景色如今在小西蒼樹的介入下顯得冷清而寂寞。 
 
明知道輕信約定和渴求溫暖是不可以的，但最終他仍是選擇抱起枕頭，起身邁著輕薄的步伐

敲響門扉。收回被拉起的手，離宮攪弄著白皙的手指，低低的說了聲：「……抱歉。」 
「打擾到你的話，我會立刻回房間的……。」 
 
「是我要你來找我的。」小西眨著尚未適應光線的雙眸，沒給離宮再拒絕的機會，再度拉起離宮

的手腕往房內走。 
 
以往離宮若是做惡夢，大多伴隨著尖叫和啜泣，有時會看見他裹著被單在地上掙扎。小西被不

小的動靜驚醒，匆忙趕至離宮房內，再將他哄回床上入眠——場景通常是在離宮房內，如現下

這般還是頭一回。或許該是他去離宮的房間。然而小西睡得昏沉的腦子沒多想，自然地逕自拿

走離宮懷中的枕頭，擺在床上的空位。 



 
離宮被驚醒時，小西總在一旁握著他的手直到離宮再度入睡。即便是在小西清醒時也不認為

和離宮睡在一起有何不妥，更遑論他此刻睏得沒心思加以思考。「你要睡內側還是外側？」 
 
「——欸？」 
枕頭被從胸口抽離，被牽著的手腕將他往對方的床鋪帶去。小西頭也不回，令離宮慌張的漏了

聲音，他以為是要回自己房間，最後在小西的安撫中入眠——如同以往。 
 
直到問句出現，他停怠的大腦才重新開始運作。離宮眨了眨驚訝的眸，將視線轉向小西——室

友看起來還是和往常一樣的面無表情，想來他一定是覺得同床睡沒什麼大不了。離宮渾身僵

硬，帶點怯懦的態度詢問「……是、是指我們要一起睡嗎？那個、我可以睡地板……我不介意

的。」 
 
「兩個人睡同一張床，有點……」太近了，他想，更何況小西的床是單人床。離宮不安的緊握右

手手腕，讓聚焦從對方的灰瞳上移開。 
 
在某個氣溫驟降的夜晚，離宮哭著在夜裡醒來，睡眼惺忪的小西循著哀嚎啜泣的聲音摸進離

宮房內，不厭其煩地告訴他惡夢已經消散，他現在很安全。離宮怯懦地在床上縮成一團，仍細

微發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捏著小西的衣角，彷彿深怕眼前的人只是一場夢境。 
 
小西索性拎著枕頭和棉被，在離宮床旁的地上打地舖。小西握著離宮發顫冰冷的手指，直到他

的顫抖隨著呼吸變得勻稱而消失。直至早上，小西仍感覺手中留有皮膚相碰的觸感。 
 
「地板很硬，不好睡。」小西平鋪直敘地針對離宮的提議回覆道。儘管是木質地板，睡起來仍沒

有床鋪舒適。沒意識到離宮未說完的話中暗示著距離過近，下意識認為離宮只是表示稍嫌擁

擠的小西聳肩。「沒關係，我不介意。」 
 
「……」 
離宮沒有說話，只是在無意義的僵持後垂下肩，自行妥協地爬上床鋪。不想造成對方的困擾與

進出不便，他指了指內側的位置，輕聲向床榻的主人宣告。他想，這樣總是早起的小西才不用

得跨過自己的身軀才能下床。 
 
他看著自己蒼白纖弱的手腕，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添上新的傷痕了。小西曾形容他是「虛浮飄

渺」——某次在作畫時，他一邊端詳著畫像，一邊用來描繪自己的詞，而對此離宮並不否認。柔

軟的被褥還殘留著小西方才的體溫與氣息，即便令人安心，離宮仍是壓抑著那份由於不習慣

而帶來的不適感鑽入被中。從床上望向小西的畫面與過去重疊，不知道現在在對方的眼裡，他

的存在有沒有真實了一些？這會是青井的願望嗎？ 
 
「抱歉。」他又說了一次。 
「……謝謝你陪我。」 
 
小西跟著爬上仍有餘溫的床鋪，他拉起被單，確認兩人都安好地被棉被捂實。為了配合他的身

高，起初挑床時已是加大尺寸，躺上兩人不成問題，卻依然不免零碎的肢體接觸。 
 
「不用道歉。」小西從床邊抽了張面紙遞給離宮，盯著他抹去纖長睫毛上沾著的水珠，眼眶和鼻

尖透著落花似的嫣紅，哭過的雙瞳依稀能見薄薄水霧。比起以往伴隨哭喊而來的是在手腕綻

放的血花，染得衣襟和袖口一片血紅，現下的淚水和顫抖至少不帶刺鼻的血腥味。 
 



「這沒什麼。不用謝。」將用畢的面紙擺在床頭櫃上，小西語氣平平地回道。僅只是陪著離宮，

確保他在夜裡不會再被惡夢所困，不會再在一片混亂中劃開自己的手腕——稱不上什麼大

忙。 
 
他在床上躺妥，挪動間不經意碰到離宮的身體，小西往床的外側再移了些後，轉頭向離宮告知

似地詢問：「關燈了。」 
 
因為隱瞞了自己的秘密，因此沒有任何人發現他有問題。 
離宮將棉被的邊拉過鼻尖，哭紅的粉紫眼眸染著水色，長長的睫毛半闔著沒有焦點。嗯。他應

聲，隨著「喀」的燈光關起而背過身子。 
 
他可以感覺得到身旁的人的呼吸，在一片寂靜的黑暗之中，那樣的聲音顯得特別清晰。看著被

陰影籠罩的潔白牆壁，他沉默了一陣後啟口。 
 
「小西さん。」 
「……其實你不用對我那麼好的。」 
蜷曲著身體，因哭過而聽起來虛弱的嗓音平靜而沒有起伏，離宮僅只是平淡地說道。「我已經

沒有想扮成青井露，也沒有再自殘了。做惡夢也可以靠著藥物解決，和青井さん的約定應該已

經達成了。」 
 
我不值得你對我那麼好。他想。 
 
離宮同學就拜託你了哦。如溪水般清澈的聲音已隨著時間變得模糊，青井露最後那抹複雜的

笑容似乎也退色淡去，停留於記憶中的畫面僅存少女溫婉的微笑和碧綠的雙瞳。 
 
「嗯。」小西在黑夜裡應了聲。自己是否有遵守青井露的遺言？青井露究竟期望離宮走向什麼

樣的未來？即便小西如何思考，都只能想起她針對電影高談闊論後，不時露出似若斜陽的哀

傷神色，輕喃著如果離宮能夠發自內心微笑就好了。那就是青井所希望的嗎？ 
 
不知從何時起，在夜裡接住離宮的淚滴時，眼前看見的已不再是青井離去的背影，而是面前緊

握手腕哭泣著、確切存在的離宮。畢業後同學聚會的那一晚顯得更加色彩鮮明，小西不自覺地

想替他拂去淚水、為他抹掉哀傷。 
 
「但是我答應你了。」正如那晚他聽著離宮哭泣中沉重地坦承黯淡悲慘的過去，拉起離宮的手

低聲向他承諾，小西的聲音在漆黑的房中顯得特別明顯。「我會陪你。」 
 
小西翻了身，將身體面向睡在內側的離宮，一如過往安撫離宮，他隔著被單輕輕拍了拍離宮。

「別多想。睡吧。」 
 
「……可以不用那麼在意我那時說的胡話沒關係。」 
別多想，確實。離宮闔上眼，將視線歸於黑暗，讓睡眠帶走煩擾不堪的思緒。 
他將身體翻回正面，頭背向了室友。 
 
「晚安，小西さん。」 
 
「嗯。晚安。」沒打算回覆離宮的發言，小西僅道了晚。藥物、傷疤、淚痕，無論哪一樣都讓人放

心不下，從小西的角度來看，離宮需要人陪是無庸置疑的。旁人挪動身子的震動傳來，小西伸

手握住離宮不經意碰觸到自己的手指，即便離宮冰涼的指尖微微瑟縮，小西仍沒有放手。 



 
窗簾的下擺毫無光線透進的跡象，小西意識模糊地判斷外頭還是深夜。暗夜裡浮現離宮哭泣

的面容，眨著淚水的紫色雙瞳和褪下手套後的白皙雙手——喝醉後豪不在意地把玩他的手指

，哭得泣不成聲而拉住他衣角的那雙手。 
 
小西曾將它畫下，修長的指尖修剪得整齊，總是帶著手套隔絕陽光使得皮膚白得像畫布。他看

過那雙手染上過血跡和淚水，也在這段時日裡看過沾上顏料的樣子。比起離宮作為演員時看

上去鮮艷而虛假，他更喜歡現在的離宮。小西朦朧間不著邊際地想著。掌心傳來離宮稍嫌低溫

的體溫，小西在無意識間墜入深眠。 
 
隔日早晨的陽光從窗間的縫隙隱隱點亮房內，小西動了動眼皮後睜眼。肩膀處隱約感到一股

僵硬感，他不解地將視線移向自己半摟著離宮的手。​
​
昨晚入睡後似乎又聽見離宮被惡夢糾纏的囈語，自己約莫是在半夢半醒間翻了身，伸手輕拍

安撫後，維持相同姿勢直到現在。難怪肩頸有點痠。小西摸索著模糊的記憶，隨意下論後，緩

緩將有些麻痺的手臂從離宮身上抽回。 
 
被善意和體溫覆蓋的夢魘離開了。 
 
他迷迷糊糊的自夢中甦醒，平時總是黯然無光、充滿痛楚與恐懼的夢境在中途被溫暖替換，乳

白的霧氣從四面八方湧入，團團包裹住自己發著抖的身軀，有種被好好的擁抱了的觸感。令人

不由自主沉溺的安心氛圍環住了自己，他在夢境裡閉上眼，放鬆身軀，不久後就重新陷入香甜

的夢寐。 
 
屬於他人的體溫顯示著這裡並不是自己的房間。眨著模糊的視線，離宮枕著枕頭，看著小西將

手從自己身上抽離，想必是因為在半夜感受到動靜而伸出的吧。他無意識的想著，還未完全清

醒的大腦緩慢地運作，翻過身子，他不小心與那對鐵灰的眸子四目相接。 
 
「早安……小西さん。」 
早晨的空氣聞起來比夜晚顯得清新許多。凝視了片刻，離宮用帶著睏意的軟綿嗓音向枕邊的

人道早。比起招呼，那聽起來更像是呢喃。 
 
小西望進眼前睡眼矇矓的紫瞳，粉紫的色彩裡摻了晨光，把顏色刷得更淡，映著微光的眼眸如

柔和雲朵。眼裡沒有被惡夢紛擾的沉重，僅有迷茫的平靜。離宮的模樣令小西想起雪融的山

景，腦中不自覺浮現破冰的透徹溪水。 
 
「早。」小西低聲回道。以往離宮被驚醒的夜裡，他大多是坐在椅子上陪著，後來同住後才偶爾

睡在地上。在床上醒過來的感覺好多了。小西伸展著略感僵硬的手臂，看著離宮問道：「睡得好

嗎。」 
 
「嗯。」 
幾乎是想也不想，離宮立即的回應。他頓了一下，才像突然回過神似的加了句：「謝謝，託你的

福。」 
 
讓上身鑽出被子，離宮坐起身遮掩著唇打了個哈欠——好像只要小西在自己身邊就會睡得比

較好。雖然早在前幾次時就已經察覺，但沒想到就連同床共枕也是如此，還以為自己的身體會

排斥。離宮思忖，並感到些許的不自在，這樣不就像是離不開對方照顧的人是自己嗎？ 
 



他不應該沉溺這些的。 
他放下手，垂首望著自己的手腕。 
 
「那就好。」小西跟著爬起身，少了坐在椅子上或睡在地上整晚的痠痛感，他僅轉了轉肩頸。離

宮睡得安穩便不會再服用安眠藥，也不會在驚醒過後自殘，小西便無需在夜裡奔赴至哭泣的

離宮身旁——細算起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帶來的改變，結果顯然比分房睡要好上許多。 
 
「那以後要一起睡嗎。」他用再自然不過的語氣問道，絲毫不認為有任何不妥。 
 
小西看了看床，思忖著或許可以把尺寸換得大一些。他的物慾不高，房間內還有不少空間，擺

放雙人床綽綽有餘。端詳了會房內的擺設，小西將視線移向朝他看過來的離宮，接著道：「放得

下一張雙人床。」 
 
「——呃、欸？」 
先不論小西那稀鬆平常的態度可以說是如同以往，他可沒打算答應每次都要一起睡的邀約。

簡直就跟之前一樣，他想。從裝扮成青井露開始，經歷了同學會和半夜打電話等事件後，自己

一直默默的在讓對方靠近。繼續這樣下去是可以的嗎？ 
 
「這個、有點……」不太方便，離宮的目光移開，看著乾淨的木製地板說道。偶爾的話也許還可

以，如果要每一天都如此就真的有點困擾，但若小西半夜一直被吵起來一定也覺得很困擾吧。

他的內心五味雜陳，只得焦慮地抬頭瞟了室友幾眼，又連忙轉過頭去。 
 
「一起睡的話你就不會做惡夢。就算被驚醒，我就在你旁邊，不用再跑到你房間或幫你開門。」

小西看著面有難色的離宮，平淡地指出提案之下的改變。 
 
縱然他並不介意因離宮而打斷睡眠，畢竟他也不願再見離宮理所當然地吞食安眠藥抑或尖叫

著驚醒，只是現下有更好的選項，這個做法顯然更能提升彼此的睡眠品質。 
 
小西不帶波瀾的灰眸筆直地盯著離宮，等待他的回覆。 
 
「……」 
「好吧……。」 
 
焦躁不安。他的指尖玩弄著白色上衣的扣子，縱使知道這個提案確實是對他們來說最完美的

提議，但心裡的門檻還是跨不過去。離宮扁著唇，說出了折衷方案：「但我可能不會每天都和你

睡在一起，有時候想一個人待著時還是會回自己的房間休息。……這樣可以嗎？」 
 
他怯怯的看向小西。 
 
「嗯。」小西也沒打算強迫離宮，僅提出自認為最恰當的辦法。只要離宮能睡得安穩，他其實

並不介意形式。​
​
——然而，離宮獨自一人時仍常身陷夢靨。小西第三次在夜裡被驚醒，頂著凌亂的黑髮和疲憊

的雙眸趕至離宮房內。他輕撫著離宮緊捏腕部的手，伸手拭去從眼角滾落的淚珠。小西用低

啞的聲音講道：「走吧，去房間睡。明天也一起。」 
 



沒等離宮的答覆，他逕自牽著人站起身，緩步走回自己的房間。用面紙替離宮將白皙臉龐上的

淚痕抹去，掀開依然帶有絲許溫度的被褥，低聲將離宮哄了上床。比起起初遇到離宮驚醒的慌

亂，現下應對起已順手許多，也已許久未見離宮劃傷自己。 
 
還是一起睡吧。小西看著縮在被單裡的離宮，因哭泣的倦容使他看上去脆弱易碎。溫暖的大掌

握住離宮揪著睡裙的手，止住了細碎的顫抖，小西關上了燈。 
 
「你在這裡很安全。睡吧，晚安。」 
 
晚安。順著低沉的安撫和溫柔的撫觸，難受的情緒逐漸消散。他閉上眼，讓被強壓下的疲憊與

睏意將他淹沒。 
 
再那之後，或許是自己某天晚上又做了惡夢時，下意識的往小西靠去；抑或是半夢半醒間的小

西在察覺當下，下意識的將他往懷裡摟。等到離宮醒來，發現自己是被小西抱著的時候，那著

實是嚇了好大一跳——離宮渾身僵硬、不敢動彈，直到小西像沒事一樣的跟他道早，他的大腦

才得以組織出語句。 
 
但那也已經是前些時日的事情了。隨著物換星移、季節更迭，同床共枕的每一晚逐漸從單純的

背對背睡，變成了習慣性的擁抱入眠。今早的離宮仍是從室友的懷裡甦醒，他揉了揉眼，鼻腔

裡滿是小西的氣息。 
 
令人安心。還有—— 
 
不同於以往隱約的消毒水和藥品的味道，現在的離宮身上僅有洗髮精的氣味，柔軟的髮絲抵

在小西臉頰上。自從和離宮每晚同床，原先只適合一人的單人床也略顯擁擠，小西將原有的床

鋪搬進擺放畫框的倉庫，重新安置了一張雙人床。 
 
潛移默化間小西習慣了懷裡有離宮的體溫，習慣睡夢裡隱約窩進手臂間的溫度，習慣指尖總

下意識地去纏住離宮冰涼的掌心。沒多深思相擁入眠背後的涵義，他直覺地認為這不過是阻

絕離宮和惡夢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小西也沒意識到偶爾在清醒後，離宮面頰上浮起的紅暈代表著什麼。 
 
「你臉很紅。發燒了嗎。」看向面前的離宮，白髮因睡得安穩略顯凌亂，不自然的淡紅抹上白皙

的面頰。小西逕自將掌心貼上離宮的額頭，手心傳來一如往常溫潤微涼的熟悉溫度，他將手收

回，未將似乎又紅了幾分的色調放在心上，語調平穩地道：「好像沒有。你哪裡不舒服嗎？」 
 
「沒，沒、沒有。」 
過高的聲調和慌亂的視線出賣了他，但小西仍未察覺。每每被小西突然的肢體接觸時離宮總

是會產生如此反應。「只是房間有點悶熱而已，可、可能是窗戶沒開吧？」他慌張地說道，避開

那雙灰色的眸子。「那我先去做早餐了……！」 
 
離宮忽視著胸口的悸動，匆匆忙忙的下床，踩著咚咚的腳步聲逃離房間。 
不可能的、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他一邊煎著鯖魚，一邊心煩意亂地想，曾幾何時自己也有了這種感情。明明離宮緋世是無法愛

人的人，明明只能用代入的方式推測戀愛來進行演出，明明缺失的東西是不可能憑空出現的，

明明—— 
 



——青井露跟他說過，沒有什麼事是絕對的。 
 
那抹如冬日的暖陽般和煦的笑容在腦內一閃而逝，隱約地露出一絲憂心。離宮搖搖頭，垂下眼

把剛煮好的白飯盛入碗裡，將之與常備小菜放入托盤，端上餐桌。 
 
這樣的狀況已經持續一兩個月了，而確切開始的日期已記不清，即便想要否認自己也早已察

覺。 
翻開的書籍，查閱過的資料，這就和那些故事裡的角色一樣。離宮忍不住想著。 
 
沒對離宮的反應多加留心，離宮睡得安好、身體健康足矣。小西換下充當睡衣的舊上衣，隨意

穿上一件居家服，正處周末的早晨，用過餐後十之八九是在畫室中渡過整日。更衣後，小西緩

步走入廚房，自然而然地在一旁替離宮遞碗盤。 
 
這樣的日子已經持續幾個月，如午後斜陽照進屋內裡的房間一隅，平淡、恬靜。離宮窩在他枕

邊或懷裡，一夜無夢的安穩讓白皙的睡顏顯得柔和。小西時常在離宮醒來前仔細端詳那張面

容，琢磨朝陽灑在肌膚上的光影，將纖長睫毛的倒影在臉頰上拉長。宛如看見美景般的悸動總

令小西想將它畫下，將稍縱即逝的畫面在畫布上留下。 
 
清醒和盥洗後的早餐也已成了習慣。從以往微波爐的「叮」聲揭開早晨，現在則是排風機運轉

的聲響和食材擺上煎鍋的滋滋聲，屋子裡飄著食物熱騰騰的香氣。小西甚至想不起上一次吃

微波食品是何時。 
 
這樣的日子會一直下去吧。他想。即便他對未來並無太多願景，直至畢業後也會繼續鑽研繪

畫。和離宮共同分擔房租的日子，在小西心裡並未劃上期限。 
 
「我吃飽了。很好吃。」小西站起身，將自己的碗盤收拾洗淨，轉身走向畫室。「我去畫畫。」 
 
「嗯。」 
「……謝謝。」 
離宮垂著頭小聲說道，將碗盤堆疊整齊，關上電燈。他走回房間，倒上了床閉起眼眸。 
 
我喜歡小西蒼樹，不只是朋友的喜歡。 
 
這可能是第一次自己如此坦然的承認這件事吧，他思忖。 
理所當然的不打算告訴本人，對方是大有前途的天才畫家小西蒼樹，而自己只不過是個已經

把工作辭了的元演員。除此之外其他的條件也差了許多，光是身體和心理就已經達不到普通

人的水準。哪有資格喜歡上人？ 
離宮翻了個身，用手臂蓋住表情。 
只要默默的喜歡著就好了。他不打算告知，也不奢求回報。離宮想著，如果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就好了。 
 
在太過喜歡之前，他都可以忍耐。 
 


